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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9月如愿以偿的与中国影像摄

影团的老师们一起赴坝上采风。展现在眼前

的是一幅怎样美丽画卷？蓝蓝的天空上荡漾

着朵朵彩云，轻吻着高原曲美线条。西边的太

阳从远处山头照射过来，由远而近，夕阳的颜

色由火红变为金色，将羊群、马匹和房屋镀上

一层金属感。看着草原的落日，有着一种非同

凡响的壮丽，如同海上落日一样。宽阔无垠的

大草原，那晚霞一缕缕金色的光芒透过云层折

射在原上，将太阳那种种落日的美丽，种种变

化的颜色展现得一览无遗。站在山顶环顾四

野，眺望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所有景象尽收眼

底。我沉浸于橙黄色的夕阳里，感受暮色低垂

的天际，那是一道令人视野难以逾越的深褐色

长屏，宽广得如同伸展的两只巨臂，延伸在无

垠的天幕下。那一刻我醉了……

红军马场是乌兰布统古战场的核心区。

白、是地上跑的羊群，是天上游走的云朵。黄、

是树下一片灿烂的落叶，是摇摇欲坠的一抹夕

阳。坝上草原，如苍天般辽阔，如金子般赤

诚。就连那抹秋色，都带着历史的沧桑。通往

坝上草原的路上，满目灿烂的白桦林，白桦树

的树皮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色的光，与翠绿

的松枝交相辉映，显得格外的立体有层次。这

里像没有画框的油画，其每一个山坡，每一个

转身、每换一个角度，都是摄人心魂的美丽。

一路上大饱眼福的双眼，即使在那儿闭上眼

睛，也能感受到这一场“活色天香的秋天”。站

在深林间看漫山遍野的树林，并没有让整片草

原有一种孤零感，反而彰显了这里秋天的灿

烂，像是被赋予了第二次鲜活的生命力。这里

的美丽无需命名，只需你随心所欲地去感动。

这里曾经是康熙年间的“木兰围场”，骑上战

马，驰骋于坝上草原，我的心随秋风秋叶舞动，

追赶着这迷人的秋色，在这辽阔的草原上，我

真想唱一首塞外牧歌……

迎着初升的太阳，伫立于公主湖畔，静怡

地看着湛蓝的湖水里倒映着白桦树的片片黄

叶红叶点缀着湖面，美得让人无法离去，我知

道我真的不想离开……

徜徉于坝上草原，看秋光秋色，卷起千堆

的留念，随风飘去……幸运的是留下一张张影

像，待白发慢丝再回望，有多少往来飘浮于尘

埃之中，存在于记忆里？秋天这个最迷人的季

节，虽带着忧伤，却美得辉煌，然终将清灰一

捧，可我依旧喜秋，任凭秋风吹乱发丝，当秋风

起处，落叶如蝶飞舞，当寒霜过处，烟雨迷蒙更

飘摇，只为遇见你——坝上草原的秋风秋景，

我来过、我唱过、我与坝上草原相拥过……

是秋天了，尽管浮槎山还是青绿的，但免不了有黄叶

落，有牵牛花占了绿叶的枝头，开出喇叭状的花来。浮槎山

算不上名山大川，可也有十八景，古石留痕、青松迎客、高山堆

石、神龟待海、飞来浮槎……等等，一一的数，足足能够数到十

八道，有十八道美景的眉楣，山的灵气就足了，便锁定了自己的

特色——大庙、乳泉、巧石、瀑布、浮茶，俨俨然，十分的鲜明。

浮槎山在秋天里了。一只只蚂蚱在秋天的阳光下飞

落，翅膀强劲，或许这是它们一辈子最强劲的时候。我游

戏般逮住了一只青皮蚂蚱，突然不知如何去处理了，杀生

不忍，放了又觉不对，蚂蚱是害虫，它的唇齿下不知有多少

的植物受害。小时爷爷和我说过蝗虫的事情，铺天盖地的

蝗虫席卷而过，过的地方寸草不生，便成了灾年。爷爷经

历过，爷爷的眼中全是惊恐。蝗虫啥样？爷爷指着草棵中

的蚂蚱说：打蝗虫连带把老头蚂蚱打了。爷爷的意思是蝗

虫和蚂蚱差不多。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对蚂蚱心存了芥

蒂，蚂蚱不是好东西。不过爷爷还说蚂蚱救过他的命，灾

年里无吃的，爷爷用火烧烤过蚂蚱吃。蚂蚱烤或油炸是能

吃的，并且味不错。一年去云南，云南有美食，油炸虫子，

虫子中就有大批的蚂蚱。据介绍，秋天的蚂蚱肥美，油炸

了最好吃。

秋天是收获季节，硕果累累，蚂蚱也算得上大地之果

吧。果有甜有苦，蚂蚱算什么果？浮槎山上的蚂蚱以茶草

为生，又算秋天什么样的果呢？我决定把逮住的蚂蚱捎回

家，找方盒子喂养起来，待孙子周六过来，和孙子说说打蝗

虫和吃蚂蚱的事，不是忆苦思甜，是说一段事实，一段远去

而需记住的事实。

秋沿着山道跑，山道掩映在林木中，有些树在结果，比

如麻栎，比如花椒。麻栎果滴落不停，砸在人头上，多少让

人疼痛。果实让人疼痛，是件趣事，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种田人或不种田人，谁不希望丰收、谁不希望果子弯了枝

头？花椒果有股清香、辛辣味道，显然这是秋天独特的味

道。秋老成，味道自然厚重。比较春天，春天薄意的香和

秋天敦厚的味，还是秋天好，薄意的香浪漫，可是当不得饭

吃的。

盛开在山道边的野茶花，若是春天的意境，和秋果形

成反差。野茶花白色微黄，淡淡的有香气，蜜蜂们喜欢她

们，一头扎进花蕊，说贪婪地采食一点不过分。野茶花是秋天

的花朵，花粉自是秋天的，花粉也应是果实，秋果好吃，蜜蜂已

不仅仅是采蜜了。野山茶的花蕾繁茂，渐次开花，如在排队，

我有些担心，秋天里能否把花开完了？实际上担心是多余的，

野茶花一直会开，在冰天雪地里也开，直到春天才戛然而止。

浮槎山是原生态的，浮槎山的秋是原生态的，虫鸣掠地，群

鸟栖枝，蝶飞蜂舞，池水清朗，苔迹深远……甚至有觅食的蛇，

守在木灵芝边，等待秋天的小兽路过，守株待兔，蛇在秋天的策

略也是个等字。秋天是值得等待的，浮槎山的秋更值得等待。

同行人说了个故事。说是一个老者，发现了山中有一

窝野猪，想捉上一两只养养，后跟踪野猪娃上山，自己却迷

失了，众多人去寻找，一直没有结果。

野性的山藏着众多的不确定性，野性的浮槎山的秋也有许

多不确定性，不是所有的秋果都是甜，不是所有的秋都是秋，比

如绿荫中的浮槎山道是春的，细若游线的浮槎山瀑布是春的。

秋令人兴奋，令人流连，在浮槎山“清浊”二泉处，饮上

“浮茶”一杯，是享受，更是将浮槎山的秋饮进了肺腑中。

“清浊二泉”，二泉相连，一清一浊，北方南圆，清旧称“合巢

泉”，方为清泉为合，圆乃浊泉为巢，合肥、巢湖都是有旧情

的地方，浮槎山旧时在庐州和巢州的地盘上，二泉用“合

巢”命名倒是公平。浮槎山秋于唇齿而入喉，而翻动

肺腑，而千山万野染遍，奇特平和。兀自记起欧阳修

有过《浮槎山水记》，是欧阳修品尝过“清浊二

泉”水后所作，先生说：“……至于荫长松，藉

丰草，听山流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

者之乐也。……”此乐我领略了，沐在秋天

里，实为大乐。

幼时住在小镇四合院，一条穿镇而过的小

南河从门前流过，四合院的大门直对着河，每

天上学放学都要从河边小路来回很多次。这

条河水养育了几万小镇人，我们对这条河太熟

悉太了解，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变化。春夏发水

季节，河水是浑浊的、汹涌的、打着旋涡，河面

漂浮着水沫、草垛、农作物枝蔓，河水混浊，得

用明矾来沉淀水中的杂质，才可饮用，漫堤也

是有的，临河而居的人不怕水，水涨堤坝长；更

多的是秋冬时节，河水如文静温婉的淑女，清

可见底，波澜不惊，鱼翔浅底。此时的河水是

粉白色的，无需明矾即可饮用，妇人们欢喜地

在水边码头上淘米洗菜、浣洗衣服。

父亲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远，半月才能回家

一次。10多岁的时候，我和姐包揽了家中的

吃水。水缸里没水了，我们俩就拿着扁担、绳

索和水桶向河边的码头走去，一桶一桶地抬回

家，直至把水缸装满。那时，码头离家很近，取

水方便，路又好走，并不觉得担水是件很困难

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小南河入

镇上游的杭埠河实施改道，入镇的小南河虽没

了水患，但却成为一条死河，继而杂草丛生、蚊

蝇肆虐、河水腐臭，小南河阿娜多姿、清澈见

底、妩媚动人的风光不在，两岸居民开始四处

奔波寻找吃水。起初，小南河的一条支流，那

里有一个深水潭，还聚有一泓清水，虽说路远，

也吸引着我们前去取水，取水的人很多，几乎

就是凭力气抢水，我们为能取上一桶水，弄湿

了衣服也是高兴的。家里原先只要一口缸盛

水，现在取水困难，又添置一口水缸，两缸水盛满，

就要耗费我们半天时间。下雨的时候，把大小水

桶、盆盆罐罐都拿出来放到屋檐下接水来用，原

先不要的屋檐水也身价陡增，成了香饽饽。

几个月后，这一潭水也见底了，人们相互

打探，四处寻水，把目光伸向与小镇搭界的农

村水塘。路远，我们不怕，只要有吃水，眼中就

有光。农村的水塘有几条一尺多宽的田埂连

接，我们自小没有走过田埂，走在田埂上摇摇

晃晃，仿佛走钢丝，起初不敢抬步，咬牙走了几

次，总算趔趄着走上大路，水桶里的水也晃出

了一半，后来我们带着葫芦瓢，放在水桶里，总

算把晃出的水压住。农户家大多养着狗，见到

我们陌生人就叫，一条狗叫引发众狗齐吠，我

和姐战战兢兢地抬水而过，生怕狗上来咬人。

水塘也不是确保天天有水，遇到干旱或者农田

灌溉，就白跑了一趟，只得去水沟或者更小的

水塘，降低水质取水，确保每天有水吃。

后来，与我们交界的舒城县一个乡，筑堤

坝取土，挖出了一个大大的深坑，日积月累，渐

渐地汇聚了许多雨水，就成了周边居民挑吃水

的好去处。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水坑里的冰

结得厚实，我们带着棒槌，蹲在水坑边上，用棒

槌敲打冰面，好久才砸出一个小窟窿，然后用

水瓢把水一瓢一瓢地舀到桶里，忽然，脚下一

滑，一只脚滑进刺骨的窟窿，幸亏冰结得厚实，

我眼疾手快，赶紧抓住岸边的杂树根，才避免

了一场不测。打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水坑

取水，转向两县划界的灌溉水沟，水质虽差些，

但那里有用石板码成的简易水跳，相对安全一

些。同时把井水也当做一个水源，可是周边没

有公用的水井，只有少许单位有水井，而单位

为了避免嘈杂，经常把大门锁起来，或者在井

口安装井盖，把井口锁着，我们只得望井而叹。

浮槎山沐秋 张建春

从浮槎山的野茶园抓了只青翠的蚂蚱从浮槎山的野茶园抓了只青翠的蚂蚱，，约三寸约三寸

长长。。蚂蚱用健壮的双腿蹬我蚂蚱用健壮的双腿蹬我，，边上人说边上人说，，是蝗虫是蝗虫，，蚂蚱蚂蚱

和蝗虫不是一回事和蝗虫不是一回事？？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但有句话记得清楚但有句话记得清楚：：

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蚂蚱似乎是秋天的黄蚂蚱似乎是秋天的黄

叶叶，，黄叶是秋天的标配黄叶是秋天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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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唱一首塞外牧歌 张时卫

剪一段时光，给自己一个挑战，用脚步丈量乌兰布统——坝上草原的秋色。“坝上”是

河北省与内蒙古高原相连的一个广阔地带，地势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陡

然升高，形成阶梯状，故名“坝上”。景色奇异秀美，受到摄影人的追捧。

挑吃水 查鸿林

如今，轻松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

就流淌出清洁卫生的自来水。这时，我

总会想起那些年三河镇关于吃水的往

事，想起那些辗转寻觅吃水的酸甜苦辣。


